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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齐鲁晚报：您196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之后
被分配到泰安一中当语文老师，一干就是22年，
直到1983年，被调到山师任教。当时您还写了一
首诗来形容自己的激动之情———“挣断绳索下
小楼，天高月朗大江流”。

宋遂良：因为当时我在泰安一中评上了
特级教师，按照规定是不能够调走的。每个礼
拜都要接待那些来听课的人，光听还不要紧，
听完以后要座谈，谈方法经验，所以我就很忙
活。同时我又要看书，想搞一点文学评论，写
张炜的文章就是在那时完成的。打个不太恰
当的比喻，文学是我的情人，教课是我的妻
子，我想离开但就是离不开。后来田仲济校长
帮助我调走，我非常感激。

齐鲁晚报：您的学术研究之路几经沉浮，
在艰难的时刻，您是如何保持这种进取的心
态坚持做研究的？

宋遂良：我在最痛苦、最难受、最受打击的
时候，还是对人生、对文学、对自然抱有一种亲
和力。在“文革”当中挨批斗，但是我没有消沉，
没有埋怨。如果说为什么能坚持住，那就是爱好
和兴趣，总觉得有点事情要做。

后来去农场劳动，当伙食管理员，当赤脚医
生。那时候开山放炮，有一回学生跑过来说，老
师，哑炮了，放不出来，你去看看。我也没有这方
面的知识，但是我必须得去啊。大家都趴在那
里，哑炮在地头中间，我就去排。我心里想要是
炸死了就可以解脱了，就不是反革命了。有个学
生写的文章里说，当时我只有一块四十多块钱
的手表，还交给了另外一个老师。这些我都不记
得了。那时候可能炸药质量不高，一出现哑炮就
叫我去排，我就成“排爆专家”了。

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那就是尊重人。我
对所有的人，尤其是对那些不幸的人、痛苦的
人、遭难的人、弱小的人充满了同情。我经常
为电视上的一个镜头或者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掉泪。这种性格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失去父母，
又不断地受批判造成的，让我产生了一种对
于弱者的同情和爱，所以我很愿意答应任何
人对我提出的要求，觉得帮助别人就是帮助
自己，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

有一年我妻子生孩子住院，那时还在泰安，
我去照看她，见到一位老人坐在门槛上发愁。我
问：老哥你有什么心事？他说：我有个孙子，在民
办中学毕业想去泰安三中读书，可是进不去。我
说我认识泰安三中一个副校长，给你写个信，你
试试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末，有一天突然一个人打电话说要来看我。我
问：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推荐到泰安三中
的那个孩子，毕业后考到了哈尔滨军工大，现在
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技术员，出差来济南，想
下车来看你。我说：千万不要来看，这样就很好，
你的成就就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极大的安慰。

搞文学要有真挚的感情

齐鲁晚报：1956年您从部队转业之后考
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的校长是陈望道先
生，教过您的老师中还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门
弟子蒋天枢先生。他们的言传身教对您产生
了怎样的影响？

宋遂良：陈寅恪先生有次到上海，蒋先生曾
经请他去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陈先生坐着，当
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蒋先生就在旁边。因
为陈先生的广东话不大好懂，蒋先生有时就给
他翻译一下。那一刻，我们这些学生心里能够感
受到尊师重道传统的延续，等于给我们上了一
课。还有周谷城先生，他当时是历史系的，有点
傲气，他写文章一开头就说：李某某批判我的文
章，我看了，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没有一句话
是正确的。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陈望道校长。
他曾经讲，一个老师讲课，你认真听，听不懂，听
不明白，然后说“老师学问真大，他讲的我都没
听明白”，如果你认真听都没有听明白，就是这
个老师自己都不清楚，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
他这段话影响我一辈子。

齐鲁晚报：您写过很多文艺评论文章，您
觉得有哪些文章发挥了特别大的影响力和感
召力？在哪些时刻您觉得文艺评论是特别有
力量的？

宋遂良：我最早写过一篇文章评周立波
和柳青的艺术风格，1978年文艺报作为重点
文章发表了。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文艺
非常政治化，我从艺术风格谈，让文学的、情
感的、语言的东西重新回到正轨，所以那篇文
章影响很大。好多大学生都看了，甚至还有抄
下来的。张炜、矫健、刘玉堂、李贯通这一批上
世纪80年代出来的山东作家，大概都是我最
早评他们的作品，尽管我不一定水平很高，但
是我把他们推到了全国。

齐鲁晚报：您在著作中谈到，对艺术作品应
该重视直觉的感受，不要陷入理论的窠臼。在您
看来，这种直觉应该怎样去培养，或者说应该怎
样去保护呢？

宋遂良：我觉得艺术的或者文学的核心是感情，作为
一个文学评论者或者一个文学研究者，他应该有比较真
挚的感情，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同情弱小，对不幸者有怜
悯、有大爱。文学是从感性来判断，而不是从理性来判断，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是要培养我们对于“人”的理解。
照我的想法，人本身就是个悲剧，人只能活一次，他无法
控制自己的命运。所以文学就要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完全
正确的答案，没有一定永远正确的东西。恕我直言，我一
贯认为有好多搞文学的人并没有懂得文学的真谛，只是
像化学研究、物理研究那样把文学进行解析解剖、对照对
证，并没有深入研究进去。文学要天然地培养人的怀疑精
神，启迪人的心智，净化人的灵魂，这是文学该做的。

现在有些不属于文学的事，我们把它当文学，而真正
的文学也受到伤害。比如现在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表扬，你
不能说他的不足，你说一点不足，他就会有意见，或者干
脆给你删掉。

不可轻视大众文化的力量

齐鲁晚报：您曾说过，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
化来论输赢的，一旦城市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没有办法
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宋遂良：泉城广场东边的齐鲁文化长廊内有十二位
齐鲁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塑，至圣、亚圣、兵圣、农圣、书圣
都是“圣”一级的，这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齐鲁晚报：您的涉猎特别广泛，这对您来说是作为知
识分子应尽的义务，还是您个人的一种喜爱和偏好？

宋遂良：可以说是我自己愿意干的、感兴趣的，也

可以说是一种义务，但还是受到了一些非议，
说我不务正业。我觉得比我水平高的人有很
多，但是像我这么热情的人不是很多。有一年
泉城路改造的时候，计划做一些英雄模范的
塑像，我觉得街道上搞得那么严肃不好，就提
议给巩俐和宿茂臻他们塑个像，结果遭到铺
天盖地的批判。我女儿统计有三千多条骂我
的信息，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巩俐是在济南出
生的国际知名的影星，她做过联合国的大使，
对济南也有感情。既然在国外她的名声大，那
么宣传济南找巩俐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应该
有更多人去关心文化。一些老师不屑做这种
事，好像觉得学术是一个顶尖的层次，对这种
事不太参与。你刚才说的足球评论，其实我没
懂多少，我就是喜欢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评
论，于是人家给我送外号“小报教授”“足球教
授”之类。

当年山东足球战绩辉煌的时候，足球很热
很热，人家介绍我都说这是足球评论家，而不说
我是老师。有一次从外地回来打车，司机看我打
到山师，他就问：你们山师有个宋某某，你认识
吗？我说：我就是啊。他就把车停下来，跟我探讨
足球，最后还不要我的车钱。我就发现这种普及
性的文化，它反而影响更大。

有个名词叫“知道分子”，就是“知”了还要
“道”，你光“知”，闷在心里也不好。

齐鲁晚报：您的社会性事务一直都挺多，在
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么旺盛的生活能量，您的能
量和热情从何而来的？

宋遂良：这个真没有考虑过。我是到85岁以
后才有一种老的感觉，在此以前没有那个感觉，
今年夏天在威海我还去海里游泳。我从小当兵，
受过一些军事训练，所以现在腰背不驮，别人老
问我怎么养生，我都不注意这些，我觉得主要是
一种心态，就是你的心里头、思想里头老是充满
着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我喜欢写打油诗，一天可
能写一两首，我还写日记，已经记了六七十年
了。学生有时候来找我，我问他是哪一天生日，
就把那天的日记翻出来给他看，那一天我干了
什么事，很有趣。你帮助了一个人，满足了别人
一个愿望，觉得社会还需要你，你对他人还有
用，那就很好。

热爱生命，热爱未来

齐鲁晚报：互联网时代，流量被提到了很
重要的位置，使得目前很多内容变得碎片化、
低智化、浅薄化，这跟文学所倡导的深刻、批
判是相违背的。

宋遂良：对这种情况，我是有点悲观的。
大家没有一种理想、信念、追求，没有一种高
尚一点的东西。碎片化、躺平、寻求感官的刺
激，这种浅薄的、低俗的东西，就会培养出一
代一代不深刻的青年学生。

齐鲁晚报：作为一位长者，如果您想要和
当下的年轻人谈谈心的话，您会把怎样的生
命经验传递给他们？

宋遂良：你们这些小青年要多交朋友，当然
也要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更替。因为朋友是让你
保持健康、活跃、愉快、学习的一个好的渠道。你
认识这一个人，你就拥有了他的圈子、他的世
界，这个人知道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

有人比喻过，一个球体的周围就是它的未
知领域，球越大，未知的领域越大。我到了现
在这个年龄，不能再活多久了，但是我对宇
宙、对生命、对未来都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想
象。人的一生太短暂了，应该珍视每一天，对
那些家长里短、谁是谁非的无谓的事情都忽
略掉，自由、宽容，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也劝
你们年轻人不要发愁，不要难过，和生命比起
来，任何东西都是渺小的。好好地活着，热爱
生命，热爱未来，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下，其他
的东西，困难的、痛苦的，都可以放弃，这就是我
对你们年轻人的希望。

一个人有他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他的
学问、能力、修养、品德来决定的。同时他还有
一个价格，就是他的地位、名誉、财产、影响。
价值是内在的东西，价格是外在的东西，而多
数的情况下，一个人的价格和价值是不协调
的。比如说，我在泰安一中挨批斗的时候，谁
都可以打我、骂我，我的价格只有5毛钱或者5
分钱，但是那时候我的思想可能比现在还要
好，我的价值能值100块，但是我只卖5分钱。
我现在成了教授，价格到了500块，但是我的
价值可能就只有50块。如果你树立了这么一
个观点，那么你对于任何人都不会盲目地去
崇拜，或者无谓地去鄙视，你就会尊重人，就
会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心理。这样，一个人才
有自我，有了自我，才能够清醒地看待世事，
看待人生，看待自己。我觉得清醒最困难。一
个人如果清醒，他就不会被名缰利锁牵绊、被
高压所屈服。

对话宋遂良：

理解文学，
先要理解人
记者 刘雨涵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宋遂
良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他写过很
多文学评论、影视评论，更多的人通
过他的精彩球评，认识了这位不安
于象牙塔之中的教授。宋遂良的著
述涵盖了学术和文化随笔，《宋遂良
文学评论选》《在文言文：宋遂良论
当代文学》及散文随笔集《足球啊 ,
足球》《一路走来》等书都很受欢迎。
年届九十的他依然对新事物、新思
潮保持着极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同时他也会以学者的姿态进行反思
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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